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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选出一部电影，作为写
给影迷的一封情书，那《天堂电影
院》很可能会高票当选。如果要在
历届金爵奖主竞赛评委会主席里选
出最受影迷欢迎的那一个，朱塞佩·托
纳多雷凭借他的“时空三部曲”《天堂
电影院》《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和《海
上钢琴师》，也因着这几日他对中
国、对上海表达的喜爱，赢得了影迷
热烈回应。昨晚，《天堂电影院》在
上海影城一号厅完成了一场特
别放映——放映结束，掌声响过，
场灯亮起，本届金爵奖评委会主席
大师班开讲。他与老友马克·穆勒
一道回忆往昔，也悉心地回答影迷
提问，他说：“我心中的天堂电影院，
就像今天晚上这里的样子。”

《天堂电影院》酝酿了11年
“我在做第一部长片时，脑子里已经在酝

酿《天堂电影院》的剧本了，大概酝酿了 11
年。”托纳多雷回忆说，“21岁我刚服完兵役，

回到家乡小镇，发现从小一直去看电影的电

影院——镇上唯一的一个电影院关了。当

时电影院的老板找了一批人去拆，他让我去

拆放映室。”事情过去了快 50年，但托纳多雷

想起拆放映机的那两天，依旧掩不住惋惜，

“我感觉是为我心爱的放映机，办了一场葬

礼。那时候就想，我应该拍一部关于电影院

的电影。”

而后，这个故事便慢慢在托纳多雷心里

滋长，日渐丰满，“11年里，我一直在构思，一

个导演如何成长为导演的故事。当我提笔写

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没花多少时间，大概

两个半月的时间就写完了。”

爱上电影 童年变得充实
虽然两个月就写完了剧本，但近 40年过

去，这部影史经典并没有出版相关的小说或

改编成电视剧。托纳多雷说：“《天堂电影院》

实际上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它没有结束。

这个故事还在不断地发展，也许有一天我会

把《天堂电影院》的小说写完。”

这个故事的起点，一定是那家小镇上的

电影院。“我记得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时大概六

七岁。当时灯都关了，就看到银幕上面那个

人物的大特写，像巨人一样。那一刻，我问

自己，‘他们是从哪儿进来的？’我仔细

地再去看这个幕，还去看旁边的门，是不是从门

进来的？再后来，电影中场休息的时候，灯光开

起来，这些人又都消失了，‘他们又从哪儿出去

了，怎么就消失了？’”带着满肚子的好奇，这个

西西里少年爱上了放映机，爱上了电影。

电影，让童年的日子变得充实。“我白天

上课，下午去电影院做放映员。一边放映，一

边研究那些胶片如何剪辑。35毫米机器是大

的，我还会放一台 8毫米的胶片机，是我自己

拍摄的内容，我还试着剪辑。暑假，我再去给

人家拍点照片，还赚了点钱。”

在上影节 找回年轻时的感觉
爱放映，也爱摄影，更爱剪辑的托纳多雷

在成为导演后，几乎一人承包编剧、导演和剪

辑，他与镜头里的“多

多”一样，爱电影爱得

纯 粹、热 烈 并 且 持

久。他说：“我坚信，要

去 努

力、要

全情地

投入，去

深入地学

习知识，去掌

握技巧。如

果你一直很努

力的话，总有

一天幸运会来敲

你的门。”

在 上 海 几

日，除了牵着夫

人的手，徜徉在新

华路番禺路的阳光

下，他还背着照相机

和摄像机，在豫园，也

在弄堂里拍下他觉得美

好的画面，甚至上台前

和坐定后，他也都举起手机

对着影城一号厅和千余影

迷“咔咔”一通拍。“我家里有

一块幕布、工作室也有一块，然

后我还会去电影院看电影。到

现在为止，我基本上还能够保证

一周看三部电影。”这一次来到了

上海国际电影节，他一共要看 12部
电影，“5天之内我和同事看完了 12

部电影，让我一下子找回了年轻时候的

感觉。”

时代更迭 始终坚持心中热爱
“小镇、电影、青春、人生，这是我第九次

看这部电影，但依旧能够带给我不同的感

动。”提问环节，年轻的影迷几乎颤抖着问托

纳多雷，“有没有一部电影让您印象如此深

刻，让您爱上了电影？您有没有自己的那一

部《天堂电影院》？”托纳多雷认真地回答他

说：“我心中的天堂电影院，就像今天晚上这

里的样子（氛围）。”

“我是一个在电影院成长起来的导演，所

以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电影要去讲一个

让在场所有观众很容易理解的故事。”“我的

电影总是在讲述我人生的某个部分，我回看

自己电影的时候，既觉得它们还挺现代的，也

会勾起我对某一段人生经历的回顾。当然有

些电影票房非常成功，有些不成功，但应该说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电影，是我‘不应该拍

的’，从来没有过。”托纳多雷严肃道，“这实际

上也是我的一种坚守，我拍的每一部电影，讲

的都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故事。”

本报记者 孙佳音

金爵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夏日沙上》昨

日在上海影城迎来世界首映。导演玉田真

也、主演小田切让（见右图）现身，让一号厅再

次沸腾。这是知名日本影星小田切让时隔多

年后再来上海，这次他还多了电影制作人的

身份，在拍摄之余帮助导演处理影片剪辑和

后期音效。“现在日本主流的商业影片，大部

分都是小说、漫画改编作品，但这部作品是不

被投资商看好的小众题材，更艺术化和富有

魅力。我想以制作人的身份加入，让这样的

小众文艺片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大的投资和

更好的卡司。”

明媚阳光 带来希望
《夏日沙上》改编自曾获得读卖文学奖戏

曲·剧本奖的松田正隆所著舞台剧，导演玉田

真也将舞台剧经验注入电影，用安静、温和的

镜头语言，呈现了一段发生在长崎夏天的疗

愈故事。在干燥炎热的长崎夏季，小浦治（小

田切让 饰）因失去年幼的儿子以及与妻子庆

子分居而深陷悲痛。自从他曾经工作的造船

厂关闭后，他每天过着漂泊无依的生活。直

到有一天，妹妹麻子带着 17岁的女儿优子来

访，打破了他的孤独。“优子陪他度过了苦闷

的夏天，帮助他迈出了人生关键一步。”小田

切让特别喜欢结尾的告别，“我相信人生不只

会被痛苦阴霾笼罩，明媚的阳光终究会带来

希望。”

两个孤独而破碎的灵魂，在血缘的纽带

下彼此救赎的故事，在沿海城市长崎完成了

拍摄。水成了全片非常重要的元素。故事开

始，小浦治的儿子被洪水卷走离世；影片最

后，小浦治在滂沱大雨中喝着雨水宣泄情

绪。在导演玉田真也看来，片尾的雨和小浦

治儿子去世那天的雨一样大，“但这次下雨的

意义完全不一样了，他的人生齿轮开始重新

转动了。所以这里的雨包含两种意思，一种

是可能带来死亡的雨，一种是让人重获新生

的雨。”

时隔多年 再来上海
“再次回到上海很开心。”谈到来上海不

一样的感受，小田切让在媒体见面会上回忆

说，上次来上海是拍摄娄烨的《兰心大戏

院》，“在上海生活了足足三个月，走了很多

地方，那时我在上海度过了开心的时光。这

次来，看到上海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建筑，也

有欧美风格的建筑，和日本非常不一样，我

也想用摄像机拍摄上海。”这几日，有不少

影迷已在影城附近偶遇了这位戴着帽子、背

着相机的日本男星，也可能是在街边的小笼

店里。

选择送影片来上海国际电影节角逐金爵

奖，是该片另一位制作人的决定。“前年，我的

前辈熊切和嘉导演的《658公里、阳子的旅途》

在上影节获奖，很开心能追随他的脚步。”导

演玉田真也谈到上影节的国际影响力，“这是

亚洲影响力最大的电影节，上海的观众水平

很高，上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能把电影

带给上海观众很荣幸。”

本报记者 孙佳音

金爵奖主竞赛入围片《夏日沙上》昨日首映

小田切让：人生不只会被痛苦阴霾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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